
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没多久，洛阳
就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东边的高
丽人、西边的波斯人、南边的马来人、北
边的柔然人，都往洛阳跑，一跑到洛阳
就赖着不走了。不但不走，还想方设法
把家里老婆孩子也接过来，全家老少移
民北魏，从此扎根河南洛阳。

一座城市能吸引这么多老外前来定
居，一定有它独特的吸引力。要么经济
发达，挣钱容易；要么教育发达，上学容
易；要么就是风景很美，水质很好，空气
很新鲜，生活节奏很慢，住在那里比住在
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舒服。

以上几条优势都不是北魏洛阳的优
势。讲经济发展，它不如南朝；讲文化水
平，它不如南朝；讲自然生态，由于洛阳几
经战乱，树木被砍了，古迹被烧了，它更加
比不上南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和扬州。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老外愿意移民洛
阳呢？原因只有一条：待老外特别好。

北魏政府在洛阳建了四座迎宾馆：金
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金陵馆专
门接待来自南方的南朝人和马来人，燕然
馆专门接待来自北方的柔然人和高车人，
扶桑馆专门接待来自东方的日本人和朝
鲜人，崦嵫馆专门接待来自西方的波斯人
和阿拉伯人。总而言之，不管你是哪一国
的人，到了洛阳就不用担心住的地方。

除了这四座夷馆，北魏政府还在洛
阳开发了四个小区。这四个小区分别叫
作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慕义里。南
朝人和马来人在金陵馆住够三年，只要
不走，可以申请永远定居，然后北魏政府
会在归正里拨给他一所房子；柔然人和
高车人在燕然馆住够三年，可以去归德
里申请一所房子；日本人、朝鲜人、波斯
人和阿拉伯人也是一样，只要三年以后
还没离开，你就是北魏的永久居民了，你
就能免费分房了。而土生土长的北魏居
民却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个福利，想分
房？做梦，自己买去！买不起你就租，租
不起你就露宿街头。所以用我们现在的
话讲，北魏给老外提供了“超国民待遇”。

为什么要给老外提供超国民待
遇？是为了吸引外资吗？是为了在国
际上获得认可吗？都不是，只跟北魏孝
文帝的虚荣心有关。北魏孝文帝跟隋
炀帝一样，虚荣心是很膨胀的，这种虚
荣心膨胀的帝王都拥有一个贱毛病，那
就是盼望“万国来朝”，盼望异国子民前
来歌颂他的领导，所以非用超级优厚的
待遇来吸引外国人不可。

我出生在被槐香簇拥的地方。
很小的时候，我就坐在一大片槐

花中间。槐花是母亲刚从山上捋来
的，母亲喂着一头下猪崽的母猪，她在
槐花短短的花期里全力捋采，晒好给
母猪过冬。母亲的勤劳使得我家的猪
绝对品质优良，看看那些漫山遍野纯净
如白雪馨香如玉兰的槐花，母猪何尝不
是间接地吞咽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
华呀！白花花的槐花摊晒在院子，花朵
的香气四溢招来了许许多多馋嘴的蜜
蜂，它们嗡嗡地吵闹着，你推我搡。我
的头发和脸庞在这个季节也浸染了花
蜜，它们偶尔也追飞到我头上来。

我不厌弃这些小东西，同样的贪
恋花蜜，我视它们为亲密的友人。它
们阳光下半透明的肚子，充盈着让我
馋涎欲滴的蜜糖。我把它们捉在一
个小瓶里，焦灼地等着它们把蜜糖
吐出，有时候心情过于迫切了，直接
提起肚子往外挤，挤过的蜜蜂气息
恹恹地，不一会儿就不动弹了，我不
知道它竟会这样枉送了性命。望着
它们的尸体，我默默地忏悔哀悼。

放蜂的外地人喜欢吃鸡，村里农
人总是拿鸡跟他换蜜。我家没有鸡可
以换蜜，特别是没有腿瘸的、不下蛋或
者啄人的鸡，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下蛋的母鸡，这样的鸡母亲是不舍得
去换蜂蜜的，我只好去捉蜜蜂。我在晾
晒的槐花面前快晒焉了，蜜蜂也三三两
两地在蹬腿，也没折腾出多少蜜糖。

放蜂人在河滩的草坪上搭起
一个军绿色的帐篷，一排排蜂箱有
序摆开，数不清的蜂群组成一支浩
大的乐团，天天给它们的主人奏
乐。女主人溪边淘米，不远处两个
树杈间扯一根细绳，晾晒着她花花
绿绿的衣服。他们的大黄狗吐着
舌头，安然而警惕地看着过路人，
男主人在蜂箱前忙碌，在一个夏花
烂漫的小村河边，伴着潺潺的流
水，他们勤勉而诗意地栖居。有时
候用得着谁家的电了，或者跟谁家
认干亲了，临走时会给人家撇下一
瓶两瓶蜜糖，我和他们没有半点渊
源。我吃蜂蜜的代价要牺牲蜜蜂
无辜的生命，这种方式实在残忍，
渐长的我也不屑为之。

一只慌慌张张赶路的小飞虫大
概是色盲，它没看清我的花衣裳，莽
莽撞撞地撞上来，把下地归来的我撞
成个瞎子，放蜂人的帐篷边，那位大
嫂帮我把虫子吹出来。那个黄昏，火
烧云在天边像一只腾飞的骏马，它金
红的色泽魅惑炫目，衬出天空蓝得更
加干净清明。槐花在小山村开得如
火如荼，村子像捂在罐子里的蜜糖，
随微风徐徐散发沁香。其时，秋花和
桐花还有那些开花的树，在春末夏初
的风里，把生命的极致张扬得有声有
色。我把脸凑近了那位穿着花裙子
的大嫂，她的手温软香酥，带着无尽
的体贴，和着她的笑靥，给我的内心
吹来一阵春风。外域的气息以这样
猝不及防的方式和我融合。

她跟我谈家庭，谈女人的琐琐
碎碎。临走，她送我一瓶花蜜。真
正的槐花蜜，在天气转冷时，瓶子
凝结琥珀样的黏稠。一打开瓶子，
即刻拥有槐香的簇拥。

我长大了，长大的我还坐守在小
村，不一样的是我成了一个读书的女
人。像采花的蜂蜜，我的农闲时间全
部用来采撷百花园中的书香，唐宋百
家，文艺复兴，我飞来飞去感悟时间
太短暂，浩瀚的书海里我太渺小。

20年的光阴过后，在槐香簇拥
的小村，我想起那位大嫂，不知道
她会不会想到，打猪草的我现在像
她曾经营的蜜蜂一样，疯狂地贪恋
着一种叫书香的花蜜。

按民间说法，杨绛先生以逾百岁之龄归于道山，
属于喜丧了。

世间人瑞，古来难得。杨先生的离世，自有哀荣。
这哀荣，在民间，在许多的读者乃至读书人自发的感念。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先迷钱锺书，后读杨绛的
书，继而读了点钱锺书的先生吴宓的讲稿、日记。二
十余年来，陆续纳有钱锺书、杨绛的一些书以及有关
他们的报道、研究文章，又陆续散佚了一些书、一些
报刊。有的所谓“钱学”的文章、著作，东搬西抄，大
体雷同。老实说，《管锥篇》之类的书没有深读，也没
有全读，只浅浅翻了几次，做不到像许多研究者那
样，看出其中的精细包括曲笔，包括错漏。

有时揣测，假如季羡林未写《牛棚杂忆》，钱锺书
未写《围城》，是否仅限于学界知名？杨绛的作品，多
见平实，与普通读者没有隔着山隔着河。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曾经的民
族劫难与个人遭际的一种反映，抑或说弥补钱锺书创
作上的缺憾。有人批评钱只是一味穿凿知识，创造性
不足，而且面对民族与国家曾经的灾难巨创，未有作
品深刻反映。用时下的话，可称为“未有发声”。

尽管横跨了时代，但钱锺书还应该归为传统型知
识分子，以著书立说为主，至于他有多少建树又有多
少不足，这都是研究者的事。个人以为，钱、杨二人系
出名门，学贯中西，既有博雅温厚的古风，又有比较开
阔的视野。就钱锺书而言，一直觉得他有如《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在力所能达的天地中腾挪，但又在地上
划了圈子，一般人近不了身。从其学养、见识与趣味
而言，他不是鲁迅，不是茅盾，更不是郭沫若、周扬，他
追求的可能不是反映社会变革与悲苦遭遇的创作，而
是在于学术上的钩玄释疑，牵绾打通。或者可以说，
他做不了开宗立派的领路人，只能成为一部“辞典”。
他的创作精力或有不济，于文化氛围的理解、创作心
理上的准备，或有可说与不可说的苦衷。

钱锺书当然有无奈，甚至只能“幽默”无奈。他

的散文中多见跳脱式的冷言警句，如在空中俯瞰芸
芸众生。不过，他与杨绛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怨
而不怒”的宗旨，忧世伤生多在内心里自我消化而不
语世人。其实他们二人的遭遇，到底都带了屈辱的
份，却非人前书中喋喋不休。钱锺书，字默存，一生
的遭遇、研究与名气，都可以说与名、与字有关，真是
奇妙而不可言。

从接近钱、杨二人所写的文章、报道来看，他们
夫妇二人，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时代的变
迁是有敏感的体察，但他们却一直注意保持内心的
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易代之际，钱携家眷由沪徙京，创作被迫中辍。
而后迎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直到“文革”袭来。尽管
自视未完工的《百合心》超过《围城》，钱锺书却兴致大
扫，创作冲动逐年衰减，“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
作再写小说的打算。”学者谢泳指出，1949年以后，（钱
锺书与陈寅恪）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极少不和时代
附和的，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而
钱锺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是比较好的保
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

其实，不仅《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篇》都是
在动荡年代或非常时期写就，虽是赏析之作，实为忧
患之书。最关键的是，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劣作，而
是勇于坚持个人趣味与独立表达的。

杨绛当然是个才女，但非飞扬躁厉的作家。她
低眉入世，清心为文，新中国成立前即有小说发表、
创作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芳香幽然散播。至于她
的《干校六记》，她的《将饮茶》，她的《走到人生边
上》，她的《我们仨》，她的《洗澡》及《洗澡之后》，都是
激情内蕴，显着平和的语调，静气缓缓流淌于字里行
间。尤其是直面苦难的《干校六记》，读不到声嘶力
竭式的愤慨与谴责，是一贯的哀而不伤，婉而有讽。

在所有关于钱、杨二人的文字中，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写他们一家人常常各捧着书静静阅读的情

形。从一些照片来看，钱家摆设非常简朴，没有阔大
的书橱，没有佳木几案，简而又简。

早年深造研读之际，杨绛与钱锺书常比较谁读的
书多。夫唱妇随，妇唱夫随，二人在一起，一直尽可能
地延续这种读书状态，不仅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
诗玩赏，颇似李清照与赵明诚竞猜典故出自何书，又
是几卷几页几行，猜中者饮茶，清雅而温馨。钱杨夫
妇，声息相通，相濡以沫，不论境地多么艰苦，从不停
顿读书。据翻译家董衡巽回忆，一般是杨先生先看，
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
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

从照片来看，二人的相貌见清气，而且各自的毛笔
字都比较好看，钱锺书的毛笔字有逸美，杨的字显清秀。

钱锺书的母亲夸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
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
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钱则视杨为“最贤的
妻，最才的女”，并认为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
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在参与一次全民性的
捐衣捐助活动中，钱锺书从众衣物中挑出杨绛编织
的一件毛衣，让她留下，说：“慈母手中线。”其余能捐
的则捐出。在钱锺书的眼里，杨绛不仅有妻性温柔，
亦见母性光辉。

钱锺书虽玉树临风，体质似乎并不怎么好。晚
年除哮喘之疾，还患有腱鞘炎等多病，手难执笔，可
谓文弱。辛苦的是杨绛，来往奔波，端药熬汤，烟尘
扑面。一九九七年女儿离世，继之一年后丈夫去世，
至亲的失去，让风烛残年中的老人有说不出的悲
伤。但她于柔韧中却见沉稳与力量，晚景之年，坚持
读书、写作与翻译，整理了钱锺书遗下的数量庞大的
手稿与中外文笔记。

杨先生愈老愈美愈纯。终于收起自己在人世间
的脚印归去了。

槐聚槐散。人生的谢幕，有早有迟；人生的悲欣，
有浅有深。在百年光阴中，杨绛静水流深，清澈照人。

正在看书或做作业的孩子，忽然走过来，问你一
个他不认识的字，你会怎么办？

最大的可能是，你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字，认出来
了，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孩子答案，这个字怎么念，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此时心情好，平时心又细，你也
许还会告诉孩子，这个字可以怎么组词、如何造句。
孩子很崇拜地看着你，这让你很满足。

也有一种可能，你看看那个字，也不认识，或者好像
很熟悉，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你诚恳而歉意地告诉
孩子，这个字，你也不认识。孩子摇摇头，无奈地走了。

一种处理方式是，你看一眼那字，原来是个很简
单的字，按理孩子早该认识它，没想到他却不认得，
这不由得让你很失望、很生气，于是，怒由心头起，恶
向胆边生：这么简单的字你都不认识，你整天在干什
么？简直就是个废物！孩子被你骂得灰头土脸，垂
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也许孩子过来问你的时候，你正在忙着家务，或
者电视正看到兴处，抑或正埋头捣鼓着手机，总之是
正忙着呢。孩子的打扰，让你很不耐烦，很不开心，
于是，看也不看孩子和那字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
去去去，问你爸（妈）去！孩子悻悻地走了。

也可能情形是这样的，你看了一眼那个字（也许认

识，也许不认识，这不重要），扑哧一声乐了，呵呵，小子，
现在认的字多了，来考你爸（妈）啦？至于那个字到底
怎么念，什么意思，你一个哈哈可能就打发过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你教育孩子很用心，认为孩子应
学会自己独立地解决问题，而不应该老是拿自己的
问题来指望父母，所以，当孩子过来问你一个字的时
候，你看都不看一眼那个字，就简单而坚决地告诉孩
子，自己查字典去！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那个字，你不认识，你
也歉意地告诉了孩子，但你不是简单地打发了事，而
是紧接着对孩子说，那我们一起来查查这个字，看看
它是怎么读的，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于是，孩子找
来了字典，你们一起查阅，最后，孩子认识了这个字，
你也认识了这个字。

另一种可能是，那个字，你认识，你本可以随口

就告诉孩子的，但你没有这样做，而是要求孩子去拿
来字典，然后，一起去查，并和孩子一起探讨，这个
字，可以怎么组词，怎么造句，甚至引申一下，它的同
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的。孩子不但认识了这个
字，还学到了很多……

也许，你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没错，一个简单的字，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家长，

我们在面对时，可能会有很多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与身为父母的我们自身的习惯、性格、修养、受教育
的程度以及教育方式都有关系。我不想评价上述哪一
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正确的、可取的，这本无标准。
但我可以告诉你，你采取的任何一种处理方式，都是一
种“教育”，你今天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孩子的未来就可
能朝着某个方向走去，孩子的习惯、性格、能力、处理问
题的方式，都会因你的处理方式而受到深刻影响。小
到一个字，大到孩子的一生，都是如此。

不要以为孩子只在学校接受教育，其实我们的
一言一行，都是教育的最直接的样本。从来没有一
个父母是“不教”的，只是教育的方式不同，手段不
同，效果自然也因而不同。别小看了一个字，一个字
就有N种处理方式，也就是N种教育方式，它其实就
是你在孩子身上埋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

张爱玲曾经说过：“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
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可在现实中，并非所有
的“相遇”都是刚刚好的。《刚刚好的你》就讲述了这样一
段兜兜转转的爱情。

校园里，冷酷的男生近乎残忍的当众回绝了深爱他的
女生的告白，给她造成莫大的精神伤害，甚至变得口吃，从
此无法顺畅地与男生沟通。毕业后渐行渐远的两个人，却
又意外地重逢。他虽然依旧毒舌、依旧无视她的爱，却心
怀愧疚地帮她，她也在再次被拒绝之后尝试走出阴影，面
对新的恋情。他们，依然是两条无法交集的平行线。

《刚刚好的你》人物设定搞笑又温馨，通过一对“蠢萌
大龄剩女”与“初恋毒舌男神”式的欢喜冤家组合，呈现文
艺、曲折的情节，幽默、犀利的对白，慢慢展现年轻人初入
社会的迷茫与坚守，面对职场、爱情率真又复杂的心理。
也对当下“相亲”“剩女”“回头草”“晋升”“办公室恋情”等
都市婚恋、职场话题进行了独特刻画和充分剖析。

李开周

超国民待遇

果 子

《刚刚好的你》

孙道荣

两代之间

一个字的N种处理方式

张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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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淑芳

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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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爷爷的话说，民国时
候的五脉，也是这副德行。这么
多年，鹌鹑性子从来没变过。”烟
烟模仿着黄克武的口气评论道。

这故事听得我心潮澎湃，这
才是我心目中的爷爷啊！那个敢
作敢为、勇于任事的许一城！

不过我转念一想，黄克武本
来对许一城态度最为激烈，后来
平冤昭雪后，他的态度才有所改
观，但绝口不提之前的事情——
怎么现在他突然转性了？而且还
充满了赞赏和羡慕口气。

黄克武那会儿大概十七八
岁吧，还是个半大孩子，正是最有
英雄崇拜情结的年纪。他可能是
出于晚辈对前辈的天然崇敬和憧
憬，才……嗯？不对！

我抓紧话筒：“烟烟，怎么你
爷爷管我爷爷叫许叔呢？他们不
应该是同辈吗？”

烟烟那边的声音一下子慌
乱起来，半天才支支吾吾道：“大
概是他记错了吧。年纪大了，口
齿肯定会有问题……”说到这里，
她话锋一转，“医生说我们再休息
半个月，就能坐飞机回北京了。
你可不要擅自行动，有什么事等

我回去再说。就算五脉一个人都
不愿意帮，我也会站在你这边。”

我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真
想把我和药不是的计划告诉她。
可话到嘴边，忽然想起药不是那
冷冷的表情，还是生生忍住了。

还是先有个眉目再说吧，我
这样对自己说。

刚放下电话，前台就打进
来，说有人来送东西。我下楼一
看，是白天出勤的法医。

财帛动人心，有花花绿绿的
美元开路，那位法医回去之后加
班加点，几个小时就把照片给冲
洗好了。我打开信封一看，十几
张照片，都很清楚，旁边还有底片
——这是我特别交代过的。

我把法医打发走，抱着资料
上楼，敲了敲药不是的房间门。

药不是打开门，见到我手里
的资料，眼前一亮。他让我进来，
也不言语，自己埋头开始翻查这
些照片。过了半晌，他猛然抬起
头，长长叹了口气。

我可是第一次见他露出这
么丰富的表情，有点颓然，有点愤
怒，还带了几丝惶惑。这个举动，
表示他决定想要说点什么了。

“说吧，我听着。”我稳稳坐
在沙发上，等着听他开口。

药不是的声音略显疲惫，他
递给我一张照片和一个放大镜：

“你看看这张照片上，鬼谷子的造
型是否有特异之处？”

我瞪大眼睛，用放大镜看了
半天，没觉得哪不对。硬要说有
问题的话，鬼谷子穿的是宋代衣
服，马车也是宋代的样式——不
过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古人也
分什么人，工匠没什么文化，习惯
用自己最熟悉的事去描摹古人，
犯一些历史常识性错误太正常不
过。

你看《封神演义》背景是商
周交替，里面还冒出个陈塘关总
兵李靖呢——那可是明朝的官
职。侯宝林先生说过《关公战秦
琼》，在古董界这样的事太多了，
算不得什么破绽。

药不是指头弹动，让我再仔
细看。我心想，这家伙自己不懂
瓷，他让我注意的地方，肯定跟内
行人的着眼点不同，于是我也换
了一个思路，重新审视。

既然是人物图画，上色时必
然会涉及大块深浅的问题。具体

到这个罐子上，鬼谷子一袭散襟
袍衫，上色要用深青，是整个构图
里颜色最重的一个区域。其他如
虎、豹的斑点，领路士兵衣着、骑
士甲胄、苏代等，还有树干花心等
处，颜色都比鬼谷子淡一个色号。

这样别人一眼看过来，才会
把鬼谷子当成整个图的核心。绘
画技法上，这叫详略得当、重点突

出。
我忽然发现，鬼谷子穿的那

件衣服的袖子上，似乎有一处白
口，狭长细微，不仔细看，看不出
来。就好像鬼谷子穿的是一件棉
袄，被划开了一个口，露出里面的
棉花来。

我赶紧拿起其他几个罐子
的照片，发现每一个罐子上，在这
个位置都有一个白口。我手里没
实物，从照片上看，白口边缘略显
圆滑，显然凹痕在胎体进窑前就
有，不是烧出成品再刮出来的。

换句话说，这肯定不是无意
过失，而是在批量生产时故意这
么做的，每个罐子都严格遵循一
个固定的标准。

这算是个破绽吧，但这又能
说明什么呢？这些东西本来就是
假的呀，我们已经知道了。

药不是说道：“这十来件鬼
谷子下山罐自然是假的，但从这
个统一的白口可以判断，他们一
定有个模仿的原本，一件标准
器！”

他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假文
物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形
制一定是源自于某一件真品。所

以古董行当有句俗话，叫作万假
归真。一万件假货，追根溯源，其
来源总是一件真货。现在文物专
业有个术语，叫作标准器，意思是
以一件确凿无疑的真品作为该时
代同类物品的标准，再有别的东
西出土，就拿这个标准器去衡量
真伪。

显然，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
角落，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鬼谷子
下山人物罐，那个罐上的鬼谷子
袖口开裂，有一道白口，所以这些
模仿品在仿制时，原样也给学来
了。

好吧，我们可以确认，老朝
奉手里有一件真的青花人物罐，
然后呢？

我还是不明白，这件发现的
意义在哪？

药不是缓缓抬起头，棱角分
明的面部显出几分僵硬。他的身
子不自觉地朝前倾去，显露出一
点点不安。过了许久，他的声音
才一截一截地挤出来，好似板结
了的牙膏。

“在我们药家，也有这么一
个青花人物大罐，是家藏珍品之
一。我爷爷药来非常喜欢，甚至

把它摆在卧室里头当鱼缸，好随
时能看见。药家人都知道，那是
老爷子的命根子。”

“和这个一样？”我呼吸一
紧。

“不，不是鬼谷子下山，而是
另外一个人物故事图案——刘玄
德三顾茅庐。”

“嗨，那又怎样？”
“我从小就见过那个人物

罐，经常围着它玩，还想去捞里面
养的金鱼。有一次我搬了个板
凳，把身子探进去，一没留神，差
点把罐子扑倒，幸亏被我爷爷及
时扶住才没碎。不过他没告诉我
爹，反而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
个三顾茅庐的故事。从那以后，
我没事就故意往罐子旁凑，我爷
爷一看，就知道是我又想听故事
了，会随手拿起一件收藏品，给我
讲一个小故事。”

药不是说起这些话时，脸上
泛起幸福的光芒，可稍现即逝。

“可惜我对古董不感兴趣，
也不想接家里的衣钵，大学时就
出国了，一直不肯回来。
我爷爷一片苦心落空，这
才转而去培养药不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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